
靈異·忠烈·情色：清代筆記小說中的犬形象

付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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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兼論中國文化中的犬

犬作為較早為人類所馴化的動物之一，與人類保持著密切的關係。

從功利主義的角度來看，犬在狩獵與護衛等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是

人類的得力助手，這是古今中外的共識1)。在中國，相關考古發掘已經

證實，作為“六畜”之一的犬，其馴化約有一萬年的歷史，在古代中國人

日常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2)。實際上，犬之于中國，無論是大寫的

歷史，還是小寫的日常，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正因如此，犬在中

國古代文獻中有著較高的“出鏡率”。需要強調的是，犬在中國古典文化

中往往帶有幾分靈異的色彩，中國古代曾以“白龍”、“烏龍”等稱謂代指

犬，而這又間接表明，在古代中國人的認知中，犬與龍鳳麟龜“四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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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一定的聯繫。不僅如此，《山海經·西山經》中所描繪的“其狀如狗”

的異獸“谿邊”甚至還具有辟邪的作用，“席其皮者不蠱”3)，而至秦漢，

這種異獸逐漸與黑犬合二為一4)，《史記·封禪書》就曾記載“秦人磔狗

四門，以禦蠱災”5)——時至今日，在民俗文化中仍認為黑犬之血具有辟

邪的作用。不僅如此，《后漢書》與《搜神記》則對中國西南地區少數

民族關于犬的傳說進行了詳細的整理記錄，演繹成了高辛氏帝嚳“五色

犬”滅戎吳立功的故事；相傳清太祖努爾哈赤曾為義犬所救，滿族民俗

禁止殺狗6)。如此種種，足見中國古典文化中犬形象之多樣與其象征意

義之豐富。

明清時期，古典小說迅猛發展。明清小說不僅數量繁多、題材豐

富，其所使用的語言也是更趨日常化、口語化，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中

國古典文學大眾化、通俗化的表現。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筆記文學在

清代也更為注重敘事，其與小說合流的傾向更趨明顯。清代筆記文學所

涉及的內容尤其廣泛，官制、服飾、文具、風俗、奇聞、軼事、笑話、

園林、風景、古玩賞鑒，可謂林林總總、包羅萬象。概言之，清代筆記

文學承上啟下，充分反映了時代風貌。清代筆記文學中所見動物形象亦

繁多，其中犬形象最為引人注目。眾所周知，犬在日常生活中與人的關

係密切，自古以來犬便被視為一種夥伴，這是其他動物所不能比擬的。

清代筆記小說中的犬形象按屬性大體可以分為靈異、忠烈與情色三種。

清代筆記文學中所見的犬形象既是對中國古代犬文化的繼承，同時

也是一種新的探索。從美學的角度講，這種探索賦予了日常生活中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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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慣的犬以一種神秘，在客觀上形成了一種“陌生化”的表現效果。實際

上，清代筆記文學中的犬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時人的一種反向投射，

是對人性的一種誇張表現。

中國學界關于清代筆記小說的研究起步較早，且取得了豐碩的成

果。但相關研究大多是從以文證史的角度展開的，側重透過文本挖掘當

時的社會歷史現實7)。關于清代筆記小說中的動物形象，尤其是犬形象

的研究仍需進一步展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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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犬之靈異：志怪文學表現傳統的延續

如前所述，在中國，犬很早即被馴化，成為人們生活中的助手與伙

伴。不僅如此，犬還作為一種文化符號在中國古典文學中被不斷地形象

建構，形成一抹別樣的景致。中國古典文學中的犬形象大多帶有幾分靈

異的色彩，而較早涉及此種靈異類犬形象建構問題的則是魏晉時期的志

怪文學。《搜神記》中的《狗作人言》就指出狗不僅通人語，其所說的

內容還是人亡政失的災異預言9)；《搜神后記》中的《老黃狗》則干脆

就是以妖的形象出現10)，其負面含義自不待言。從某種意義上說，清代

筆記小說中所凸顯的犬之靈異正是對中國古代志怪文學中關于犬的這種

表現傳統的一種繼承與延續。但與之不同的是，清代筆記小說在將犬之

靈異呈現出來的同時，還試圖給這種靈異賦予一種特殊的現實意義。

嘉慶八年，疁城顧浦地方東岸民家掘地，得二犬，雌雄各一，置之

甕中，旋失所在。按《晉書》：元康中婁縣人懷瑤家，聞地中有犬

聲，掘之得犬子，大于常犬，哺之能食。還置穴中，覆以磨石，越

宿失所在。與此事相同。《屍子》曰：“地中有犬名地狼。”《夏鼎

志》曰：“掘地得狗名賈。”蓋前古已有之矣11)

清代文人錢泳（1759~1844）在《履園叢話》中記錄了清嘉慶時期

所發生的奇異事件：疁城（今上海）地區某民家發現兩只地下犬，放到

甕中卻又不見了蹤影。錢泳雖未對地下犬進行詳細的描述，但卻從典籍

記錄的梳理中對其展開了一定的探微溯源。實際上，根據戰國時期屍佼

9) [晉]幹寶 撰 王紹楹 校注：《搜神記·卷十七·狗作人言》，北京：中華書

局，1979年，第103頁。

10) [東晉]陶潛 撰 李劍國 輯校：《搜神后記·卷九·老黃狗》，北京：中華書
局，2007年，第45頁。

11) [清]錢泳 撰 張偉 點校：《履園叢話·叢話十四·祥異·地中犬》，北京：中

華書局，1979年，第3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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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前390~前330）的記錄，地下犬外形雖與犬相似，但卻是另一種生

物“地狼”。相傳地狼為凶兆，見到地狼極有可能遭遇災禍。儘管錢泳在

《履園叢話》中淡化了地下犬的不祥之意，但其中所凸顯的犬形象卻仍

帶有鮮明的靈異色彩。

吳郡新郭裏有藥材鋪，鋪主人薑姓者，浙江慈溪人。薑素知醫理，

裏中有疾病，輒請其調治，頗有驗。家畜一狗甚馴，薑每出診，狗

必隨之，搖尾侍坐以為常。一日主人偶他出，有鄉人患濕氣，一腿

甚紅腫，不知其所由，來以示薑。此狗忽向其腿上咬一口，血流滿

地，作紫黑色。主人歸，痛打其狗，而以末藥敷之，一宿而愈。有

患隔症者，薑誤以為虛弱，開補中之劑，狗又號其旁，乃改焉，飲

數服即痊。有孕婦腹便便，飲食漸減，薑認其水痼，狗侍其側作小

兒聲，乃悟其旨，而以安胎藥治之，越月而孿生，產母無恙也。薑

以此狗知醫，每出診必呼其同行，一時哄傳有狗醫之目。后狗忽亡

去，不知所之，薑歎曰：“吾道其衰乎！”未幾亦病死12)

錢泳在《履園叢話》中還輯錄了一篇題為《狗醫》的故事。藥鋪主

人薑某以行醫售藥為業，其所蓄養的狗耳濡目染，逐漸通曉醫術，其醫

術精湛的程度在很多時候甚至淩駕于薑某之上，及時糾正了薑某在診療

過程中的失誤，明確了病人的病因，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積德行善，

濟世懸壺。后狗醫突然不知所蹤，而薑某也于不久后病逝。如此種種，

直接或間接的突出了犬的靈異。錢泳在文末評述中指出，“今之舟輿出

入，勒索請封，若有定價，而卒無效驗，或致殺人者，真狗彘之不若

也”，即與那些見利忘義、視人命為兒戲的庸醫比起來，狗醫可謂醫術

高超、醫德高尚——這表明作者突出表現犬之靈異的目的並不僅僅在于

對一種匪夷所思的現象的記錄，而是通過對比反觀人類自身，從倫理的

角度諷刺了那些生而為人卻無德無行的“人形獸”。

12) 《履園叢話·叢話二十一·笑柄·狗醫》，第5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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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時蓄一小犬，名進生。繼入書塾，必提抱與俱。偶置案頭，見予

讀書，輒注日凝想，若有所得。予奇之，戲書“進寶不許入塾”六

字，黏諸座隅。犬審視良久，垂首喪氣而山，三五日不敢入塾。予

呼之始至。益奇之，增其字曰“慧兒”。犬搖尾踴躍，作感恩狀，猶

名士之愛呼表字也。犬自識字后，頗敦品格，食必擇器，寢必擇

地。偶出遊街市，夷然不屑與凡犬伍。殘羹剩炙，蹴而與之，怒目

不顧去。裏中周孝廉聞而異之，配以牝犬，終歲不與同食宿。犬一

無所好，惟好臥塾中，為予守架上書。后予隨先大父宦淮甸，置犬

于家。偶遣老僕回，必銜衣若問訊者。出平安書示之，始歡跳去。

垂二十年，聞其忽發狂疾，見藍縷者，歡迎憨跳；遇鮮衣華服者，

必狂吠。因歎曰：“積怪成癖，畸士類然。然反乎常性，恐自此取

禍矣！”不半載，為東鄰子啖以竹弓而斃。家中人因予豢養，瘞諸

桑樹之下，志以片石，曰“識字犬”13)

清代文人沈起鳳（1741~？）在《諧鐸》中所收錄的《識字犬》中

的犬“進生”與錢泳所刻畫的“狗醫”頗為相似，二犬都是耳濡目染而成“大

家”。沈起鳳孩提時代所養的小狗“進生”，因陪伴主人讀書而獲得了“識

文斷字”的能力，逐漸表現出與尋常之犬的不同：進生“自識字后，頗敦

品格，食必擇器，寢必擇地。偶出遊街市，夷然不屑與凡犬伍。殘羹剩

炙，蹴而與之，怒目不顧去。裏中周孝廉聞而異之，配以牝犬，終歲不

與同食宿。犬一無所好，惟好臥塾中，為予守架上書”，儼然犬中的文

人君子，對于尋常之犬所好之事大都反應冷淡，只是熱衷于守在書旁。

進生的這種表現不可謂不異。后來，進生突然變得瘋瘋癲癲：對衣不蔽

體的窮人表現得十分恭敬，對綾羅綢緞的顯貴反倒是犬牙相向——作者

對識字犬進生的這種設定實際上是對現實中那些桀驁清高的文人品格的

一種形象化再現。實際上，沈起鳳在評述部分還流露出時政諷刺的意

味，“一番冤獄，全賴不識字救解”從某種意義上顯示出作者對滿清統治

者文化高壓政策的不滿。識字犬進生的遭遇實際上正是對那些處于“文

13) [清]沈起鳳 著 陳果 標點：《諧鐸·卷六·識字犬》，重慶：重慶出版社，

2005年，第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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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獄”威脅之中的文人的一種嘲解，吐露了同樣身為文人的作者本人的

無奈。

除此之外，蒲松齡（1640~1715）在《野狗》中所塑造的犬妖形象

也頗耐人尋味。故事以清初于七領導的農民起義為背景，犬妖橫行荒

野，以吸取屍體的腦髓為食——寥寥幾筆看似是在勾畫山野精怪，實際

上是在批判禁錮思想的封建統治。于七是清初的抗清志士，曾于順治十

八年（1661）發動農民起義。需要強調的是，“于七之亂”本身規模並不

大，很快就被清軍鎮壓了下去。清軍在鎮壓起義的過程中大肆屠殺起義

者及其家屬，因而《野狗》開篇所說的“殺人如麻”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在

揭露清軍的暴行。“有一物來，獸首人身，伏齧人首，遍吸其腦”14)是對

犬妖的具體描寫，遍吸屍腦的行為則暗示了清代高壓統治對人們思想的

禁錮與控制——由此可見，蒲松齡《聊齋志異》中的《野狗》與沈起鳳

的《識字犬》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而清代筆記小說中對犬之靈異的形象

化建構也不僅僅是對現象的再現，其背后往往帶有深刻的時代寓意。

三、犬之忠烈：傳統倫理的泛化與諷刺

犬之忠烈實際上是以功利主義的視角對犬所進行的價值考量，在與

人的相互關係中被賦予倫理意義的——這種人類倫理意識在犬等動物形

象上的再現正是其泛化的一個重要表現。自從被人類馴化以來，犬就在

狩獵與護衛等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在這一過程中，犬對主人的忠誠

為人們所讚美，中國古典文學也十分重視對義犬、忠犬等形象的建構—

—《搜神記》中的《義犬塚》15)和《搜神后記》中的《楊生狗》16)等作

14) [清]蒲松齡 著 張友鶴 校注：《聊齋志異·卷一·野狗》，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78年，第71頁。

15) 《搜神記·卷十七·狗作人言》，第240頁。

16) 《搜神后記·卷七·楊生狗》，第5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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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所刻畫的義犬形象就十分典型。清代筆記小說同樣如此，不少作品

突出表現了忠烈的犬形象，同時對人身上倫理缺失的問題進行了一定的

揭露和批判。

周村有賈某，貿易蕪湖，獲重資。賃舟將歸，見堤上有屠人縛犬，

倍價贖之，養豢舟上。舟人固積寇也，窺客裝，蕩舟入莽，操刀欲

殺。賈哀賜以全屍，盜乃以氈裹置江中。犬見之，衷嗥投水；口銜

裹具，與共浮沉。流蕩不知幾裏，達淺擱乃止。犬泅出，至有人

處，狺狺哀吠。或以為異，從之而往，見氈束水中，引出斷其繩。

客固未死，始言其情。複哀舟人，載還蕪湖，將以伺盜船之歸。登

舟失犬，心甚悼焉。抵關三四日，估楫如林，而盜船不見。適有同

鄉估客將攜俱歸，忽犬自來，望客大嗥，喚之卻走。客下舟趁之。

犬奔上一舟，齧人脛股，撻之不解。客近呵之，則所齧即前盜也。

衣服與舟皆易，故不得而認之矣。縛而搜之，則裹金猶在17)

清代文人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講述了忠義之犬報恩的故事。商

人賈某高價救下待宰之犬，不料途中遭遇強盜，命懸一線。強盜將賈某

投到江裏，以這種溺水而死的方式為賈某“留全屍”。就在此時，犬也跳

入江中，“口銜裹具”、“流蕩不知幾裏”，終于將賈某拖至安全之處。不

僅如此，犬還引人至此，進一步解救處于危困之中的賈某。后賈某更是

借此犬之力而報仇，被搶財物亦失而復得。《義犬》這則故事中所刻畫

的犬臨危不懼、機智果敢、知恩必報，既是對中國古代犬的忠義形象的

繼承，同時也揉入了幾分靈異的色彩，使犬略顯神秘。值得注意的是，

作者在篇末還進行了扼要評述，指出“一犬也，而報恩如是。世無心肝

者，其亦愧此犬也夫”，既對犬的報恩義舉進行了高度的讚揚，又對世

上忘恩負義的人進行了辛辣的批判。

……居數日，忽聞嘩傳前屠為人縛石沉河而死，村農奔視，果然。

先是，屠每于侵晨往前村肆中屠羊，嘗有一黑犬相隨。是日店主早

17) 《聊齋志異·卷五·義犬》，第666~6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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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相伺，屠竟不至，忽見犬狂奔入門，銜其衣，嗚嗚作哭聲，叱之

不去，其人心動，隨之出門。行裏許，至寺后河畔乃止，而犬已躍

入水中，俄而曳一屍出登岸，就視，則屠者也，反接其手面系以

石。駭絕，奔告其子，相將至河上，則犬亦蜷臥屍旁而死矣。子乃

泣請其人同返，往訴于邑，捕得丐者誅之，命瘞犬于塚旁，立石表

之曰“義大塚”18)

清代文人朱翊清（？~？）在其《埋憂集》中記錄了一篇義犬殉主

的故事：村婦趙氏夜半歸家途中遭遇群丐逼淫，因奮力反抗，被惱羞成

怒的群丐“勒死”，並被棄“屍”荒野，所幸得到路過屠夫的救助，才得以

順利返回家中。因為這種驚心動魄的遭遇，村民們向官府告發了群丐的

劣跡，而群丐也因此懷恨在心。后群丐報復，殺死屠夫，並沉屍河中。

屠夫所養黑犬引人來到屠夫被沉屍的河中，跳入河中找出了屠夫的屍

體，當人們找來屠夫的家人時卻發現黑犬已經死在了屠夫的屍旁。故事

中黑犬所占比重雖在量上不占絕對優勢，但卻是質上的“點睛之筆”。總

體來說，《義犬塚》中的犬可謂是中國古代強調的忠烈的代名詞，黑犬

不僅從河中找出屠夫的沉屍，最后還默默殉死在屠夫屍體旁——這一幕

與忠臣殉主、烈女殉夫如出一轍，正是對忠與義的生動再現。

乾隆甲午，山東王倫之變，馬要沈笠亭先生殉難壽張。時署中一黑

犬，晝夜伏靈柩前，哀號不食。比殮，犬狂躍數四，以首觸棺而

死。家人義之，載歸，為瘞于先塋之側。相約歲時掃墓，必設狗羹

飯祀之，至今猶不廢雲19)

朱翊清在其《埋憂集》中重點再現了忠烈之犬的形象。《狗羮飯》

中所提及的黑犬同樣是忠烈殉主的典型。清乾隆三十九年（1744），山

東壽張縣（今山東陽穀東南）縣民王倫以清水教為號召發動農民起義，

18) [清]朱翊清 著：《埋憂集·卷一·義犬塚》，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

社，2003年，第14~15頁。

19) 《埋憂集·卷三·狗羮飯》，第52~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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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義前后不到一個月即被清王朝鎮壓。在起義過程中，壽張縣知縣沈齊

義（？~1774）被起義軍殺死——這就是《狗羮飯》的主要背景。故事

中提到的黑犬在沈齊義的靈前晝夜守護，哀號不止，后竟撞死在沈齊義

的棺前，其剛烈忠義的形象躍然紙上。實際上，故事中對黑犬舉動的描

寫存在著誇張渲染的成分，結合整篇故事來看，黑犬的忠烈從某種意義

上說正是沈氏一門忠烈的延伸。沈齊義的女兒沈玉麟自殺殉父，得到清

廷的佳贊，“臣死君，女死父，忠義之烈，萃于一門”正是對沈氏一門忠

烈的高度概括。由此可見，《狗羮飯》中黑犬的烈實際上是對沈氏一門

忠烈的呼應，對犬的刻畫還是著眼于對人的反映。

與對犬的靈異形象的刻畫一樣，清代筆記小說中的義犬形象同樣是

對中國古典文學傳統的一種繼承與發揚。但不同的是，清代筆記小說並

不安于對現象的機械呈現，而是突出了作者意識的介入，賦予相關形象

以鮮明的時代意義。需要強調的是，清代筆記小說更傾向于借犬之忠烈

來諷刺人的倫理缺失，這也是其指向性的明確體現。

四、犬之情色：情欲的膨脹與女性的物化

歷史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人類滋生繁衍的歷史。與其他動物不同的

是，人類繁衍后代的性行為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出一種脫離功利主義的傾

向，即側重于性行為本身所帶來的刺激與快感，一些人沉迷于這種快

感，進而催生了五花八門的性交模式——獸交便是其中之一。中國古代

的獸交可謂林林總總、包羅萬象，上至達官顯貴、下到市井草民，其持

續時間之久、存在範圍之廣在整個世界歷史中也是較為罕見的。

……磐瓠之妻與狗交；漢廣川王裸宮人與羝交；靈帝于西園弄狗以

配人；真寧一婦與羊交；沛縣磨婦與驢交；杜修妻薛氏與犬交；宋

文帝時，吳興孟慧度婢與狗交；章安史悝女與鵝交；突厥先人與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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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衛羅國女配英與鳳交；陝石販婦與馬交；宋王氏婦與猴交……

臨安有婦與狗奸；京師有婦與驢淫；荊楚婦人與狐交……20)

晚明文人謝肇淛(1567-1624)在其所攥的筆記小品《文海披沙》中

就曾對中國古代的獸交問題進行過一定的歷史性梳理。根據謝肇淛在

《文海披沙》中所披露的內容來看，中國古代的獸交廣泛存在的，且主

要是女性與動物之間的性交，其獸交的對象有狗、羊、驢、鵝、狼、

猴、狐等，其中人與犬進行獸交的情況似更為常見。需要強調的是，謝

肇淛的記錄將神話傳說、歷史記錄與街談巷聞雜糅在一起，從側面暗示

了這種獸交歷史的隱晦性與長期性。至于獸交的動機與原因，謝肇淛基

本持較客觀的態度對現象進行了整理輯錄，未作過多的評議，僅在文末

指出“天下之大，何所不有”。需要指出的是，如謝肇淛在《文海披沙》

中所揭示的一樣，中國古代關于獸交的記錄大多是一種簡略的事實陳

述。但在清代筆記小說中，人犬獸交則堂而皇之的成為一種表現題材，

相關作品對這種獸交行為的動機與過程甚至進行了較為露骨的描寫，這

是清代筆記小說中犬形象色情化、淫邪化的一個非常突出的表現。還需

強調的是，儘管相關作品中亦不乏對男性的獸交行為的描寫，但從總體

上看，對女性獸交行為的刻畫仍是重點，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除男權

中心主義思想影響外，還同保持男性健康問題有一定關聯，正如清乾隆

年間文人樂鈞（1766~1814）在《耳食錄》中所指出的那樣，人犬獸交

雖有強烈的快感，但卻會對男性的健康造成一定的傷害，“交物者莫妙

于雞，莫凶于犬”。樂鈞在《勞生》一文中還借勞生與犬獸交的例子進

一步指出，“其陰如炙，大病數月，服參蓍乃愈，真畏途也”。與此同

時，樂鈞在《勞生》中也指出了古代中國人千奇百怪的獸交行為，僅以

勞生為例，就曾“羽蹄雌牝，多充下陳”，勞生甚至一度想與象性交21)，

20) [明]謝肇淛 著 沈世榮 點校：《文海披沙》，上海：大達圖書供應社，

1935年，第20~21頁。

21) [清]樂鈞 撰 辛照 校點：《耳食錄·二編·卷四·交物》，濟南：齊魯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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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古代中國人獸交對象之寬泛。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樣，從相關記錄來看，古代中國女性與犬獸交

的情況似乎更為司空見慣，儘管從女性主義的視角來看，這種書寫背后

存在著鮮明的男性中心主義意識。實際上，在清代筆記小說中的人犬獸

交大多表現的是女性與犬的淫亂：

青州賈某，客于外，恒經歲不歸。家畜一白犬，妻引與交，犬習為

常。一日，夫至，與妻共臥。犬突入，登榻，齧賈人竟死。后裏舍

稍聞之，共為不平，鳴于官。官械婦，婦不肯伏，收之。命縛犬

來，始取婦出。犬忽見婦，直前碎衣作交狀。婦始無詞。使兩役解

部院，一解人而一解犬。有欲觀其合者，共斂錢賂役，役乃牽聚令

交。所止處，觀者常數百人，役以此網利焉。后人犬俱寸磔以死22)

所引文字是蒲松齡在其《聊齋志異》中收錄的名為《犬奸》故事的

一部分。青州賈某家中飼養的白犬在男主人外出經商時經常被空守閨房

的妻子喚入房中淫樂，在這一過程中白犬竟然混淆了對自己與男主人的

身份認知，后該犬甚至將與妻子同塌而眠的男主人咬死在臥榻之上——

故事內容雖短小，但卻意味深長，其中有幾個細節值得深思：第一，

《犬奸》中男主人的經常性缺席造成了兩性關係的失調，妻子為了滿足

生理需求只得索求于犬，這表明女性與犬的獸交行為在某種意義上說是

對通姦問題的妥協性嘗試，“人面而獸交者，獨一婦也乎”一語雙關，既

可理解為作者對人面獸心者的揶揄，也可視為一種暗示，即倘若沒有男

主人無辜死亡事件的發生，此類獸交醜聞則大多不會被發掘出來；第

二，時人對獸交充滿獵奇，許多人在聽說此事之后，儘管為男主人的無

辜死亡打抱不平，但卻更樂于觀看少婦與犬的性交，而衙役則趁機斂

財，借此收取一定的“觀賞費”，這表明儘管獸交行為為人們所不齒，但

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仍有一定的生存空間與相應的市場需求，實際上，

2004年，第197~198頁。

22) 《聊齋志異·卷一·犬奸》，第49~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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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接受美學的角度來說，這也是清代筆記小說中犬形象被色情化的一個

重要原因；第三，作者蒲松齡本人對獸交問題態度曖昧，蒲氏儘管對人

犬獸交表現出批判的意味，但卻在作品中對此種獸交的場面進行了較為

詳盡露骨的描寫，這與明清豔情小說中“宣淫以戒淫”的空洞說教如出一

轍23)。

《螢窗異草》中的《犬婿》則對人犬獸交進行了更為細緻的描寫，

甚至還對這種獸交行為進行了合理化建構的嘗試：

……家有曠室，每聽人之僦居，值之軒輊弗計也。歲仲春，有一婦

年約二旬，貌頗妖冶，來賃屋。家人與之約，月半緡，亦不較，遂

徙來居焉。家無丈夫，只一犬，獰毛獅，豺口狼牙，龐然大物也。

初來人無敢近，久之覺甚馴，亦無常畜者。惟有男子入婦室，則人

立而咋之，噬衣裂膚，勢甚洶。家之婢媼若往，則搖尾承迎，引導

使入。餘以為召南之龍，衛如玉之女。居既久，婢媼皆熟識，默伺

之，跡甚奇詭。夫人畜犬，不過食以殘炙，飲以餘瀝已耳。婦則每

食必呼曰：飯矣。犬即昂然入。婦遜犬上坐，敬以食置其前。犬食

訖，婦食。窺之者不禁疑訝，謂是犬也，何相敬如賓之若是哉一，

某僕之婦服役于內，歸甚遲，將就己室，而適經彼室。聞窗有犬

聲，疑其未寢，穴而覘之。時正望后，月明，見婦白身偃，犬如人

形俯伏其上，絕類交媾者。犬狺狺然，婦亦睥睨有。乃大駭，旋聞

婦作顫聲曰：毛毿毿，刺人肌膚，頗不可。又曰：予倦矣，若何未

饜耶遂寂然。視犬則已下榻，不覺捧腹。明日言之同輩，哄傳以為

笑柄。餘聞之，意殊不。至冬，婦誕一子，周身皆長毫，形狀如

猱，因棄之不育。犬忿恚不食者競日，事益泄……24)

清乾隆年間文人慶蘭（1736~1790）所著《螢窗異草》中的《犬

婿》與蒲松齡《聊齋志異》中的《犬奸》雖有異曲同工之妙，但二者在

23) 王軍明：《豔情小說流行現象透視與清代小說序跋》，《明清小說研究》，

2014年，第1期，第50~64頁；張園園：《明清“欲望敘事”的文化心理透視》，

《河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第60~64頁。

24) [清]慶蘭 撰：《螢窗異草·初編·卷一·犬婿》，申報館本影印本，第30~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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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類人犬獸交行為的態度問題上卻迥然不同。《犬婿》中某年輕女子

攜犬獨居——犬如衛士一般守護玉女，而女子也似侍奉夫婿一樣對犬恭

敬有佳，每日吃飯時一定要犬上座用餐以后自己才吃，為鄰里所奇。后

一熟識的老婆兒深夜隔窗偷窺，發現年輕女子竟與犬性交，一時傳為笑

談。后在交談中終于打探出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原來該犬前生本為男

子，只因與女子通姦而被罰來世為犬；女子卻因懺悔而仍得轉世為人。

姦夫心中憤憤不平，再訴冥府，終于如願再續夫妻之緣，雖仍被判來世

為犬但卻得與女子婚配。正因如此，犬寸步不離，時刻守在女子身旁，

凡有男子欲接近者，一定會遭到攻擊。后女子經歷了家中變故，在犬的

捨命保護下才得以保全家產，自此該女子也承認了這樁離奇的姻緣，于

是攜犬離鄉背井，成了一對有實無名的夫妻。不僅如此，女子還向老婆

兒細數犬在性交過程中的“神勇”，表示“諒壯男子不過如是”。從相關描

寫來看，年輕女子與犬的獸交行為甚至一度“結晶”——女子曾產下異

胎，“周身皆長毫，形狀如猱”，但均被丟棄。而當年輕女子與犬之間的

奇聞徹底傳開后，女子便又攜犬離開，不知所蹤。

實際上，作者慶蘭通過因果報應、輪迴轉世等迷信說法在很大程度

上為這種人犬獸交行為進行了合理化論證。故事中的犬從某種意義上說

與人類中的男性並沒有本質區別：犬在時刻向人們宣示著自己對年輕女

子的“主權”，嚴格禁止任何其他男性接近；犬在日常生活中也宛如一般

家庭中的父權家長，儘管身為異類，但卻不忘行使強烈的專制夫權。這

種設定實際上是通過犬形象而對女性所進行的一種非人化處理，在很大

程度上抹殺了女性作為人類獨立個體存在的意義——女性被徹底的物

化，她不僅是男性的附屬品，甚至可以是公犬的私有物。需要特別指出

的是，在這種人犬獸交的過程當中，公犬的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被誇大

了，而這也是清代筆記小說中犬形象被大量色情化與淫邪化的一個重要

原因。

在《犬婿》這則故事中，年輕女子與犬之間的獸交被描繪成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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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緣”，獲得了一份溫情，進而使這種悖倫之事顯得于情于理都有幾分

值得諒解的地方。作者在篇末的評述中指出，“婦能降心事之，不以犬

待犬，直以夫待犬，嫁犬從犬……世之有以犬待夫者亦多矣，不誠犬婦

之不若哉”，更從維護傳統家庭模式中夫權至上的角度對這種“奇緣”加

以肯定。

如上所述，清代筆記小說中對犬的形象進行了色情化處理，相關作

品中所刻畫的犬形象，大多作為與女性進行獸交的“姦夫”而出現——甚

至在一些作品中，犬充當了丈夫的角色，並不同程度的向人們宣示著其

對與自己獸交的女性的“所有權”。清代筆記小說中所見犬形象之色情

化，主要可以從三個方面尋找原因：第一，犬作為“六畜”之一，其與人

的接觸尤為密切，這使得犬甚至能夠登堂入室，進入閨房等封閉空間，

為人犬獸交的發生既提供了某種條件，又滿足了人們的獵奇心理；第

二，古代中國人認為犬具有強大的性能力，從某種意義上說，犬形象的

色情化是男性情欲異化的象徵，折射出對女性進行物化與征服的權力欲

望；第三，犬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具有鮮明的圖騰意義，在民俗等方面就

有相關的人犬通婚的記錄，清代筆記小說中的人犬獸交從某種意義上說

也是對這種原型的再現。

犬作為“六畜”之一，與人類的接觸非常密切，這為現實與文學中的

人犬獸交提供了一定的前提。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登堂入室，這種“特

權”是豬、驢等同樣在明清豔情文學中有著一定“出鏡率”的動物所沒有

的——正因如此，清代筆記小說中的人犬獸交大多是發生在閨房之中、

繡榻之上的，並且在這一過程中，犬與一般男子無異。值得一提的是，

明清豔情小說中的男子獸奸很多發生在室外，如《癡婆子傳》中的相關

描寫所揭示的那樣。比較而言，清代筆記小說中的這種閨房之中的人犬

獸交從某種意義上看還是現實禮教權威強化背景下人們“窺淫症”心理的

一種特殊表現。

古代中國人認為公犬具有強大的性能力——這一點在相關作品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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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女性之口而指出。不僅如此，清代豔情小說《肉蒲團》裏的男主人公

未央生就曾在道士的幫助下施行了“外科手術”，將自己的外生殖器與公

犬的外生殖器進行“嫁接”，進而獲得了強悍的性能力，成為在床悌之上

百戰不竭的高手，由此足見古代中國人對公犬外生殖器與性能力的迷信

程度之深。需要指出的是，對公犬性能力的這種迷信實際上在很大程度

上是為了滿足男性征服心理的需要——在古代中國人看來，女性並不是

作為一個獨立個體而存在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女性是男性的私有財

產，而這種男性對女性的佔有又是全方位的，不僅體現在肉體上，還表

現在這種隱晦的欲望層面。

犬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意義。前已提到，《后漢書》與原

始圖騰崇拜中的“犬祖神話”相呼應，借中國神話傳說來美化人犬獸

交25)。《后漢書·蠻夷傳》中涉及高辛氏帝嚳征伐南蠻的故事，其中“五

色犬”為平戎吳立下了汗馬功勞，高辛氏因而將自己的小女兒許配給在

征伐南蠻過程中立下大功的犬盤瓠，並生下了六男六女，分別是苗、

佘、瑤、黎等少數民族的祖先，時至今日，在中國西南少數民族中仍流

傳著《狗皇歌》與“盤王節”等26)。這種記錄很可能是借神話傳說與原始

圖騰崇拜的雜糅來反映中原漢族與西南少數民族之間民族融合的歷史事

實。這種人犬結合的模式逐漸內化為古代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但需要

特別注意的是，清代筆記小說中所體現的人犬獸交則褪去了那種原型的

25) 有學者從性學角度指出，中國古典文學中所見的人犬獸交問題是對人類歷

史上“戀獸癖”這種性倒錯心理傾向的一種再現。詳細內容可參見：元偉：《犬

奸故事的源流及其意義》，《蒲松齡研究》，2017年，第3期，第144~157頁。

26) 韓伯泉：《佘族家世神話盤瓠“龍麒”與“白犬”考釋》，《廣東民族學院學報

（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3期，第6~12頁；吳曦雲：《苗族的圖騰和盤

瓠》，《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3期，第57~6

0、78頁；吳曉東：《盤瓠神話：楚與盧戎的一場戰爭》，《民族文學研究》，

2000年，第4期，第84~87頁；陳潔：《湘西苗族民間敘事中的盤瓠形象研

究》，吉首大學 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6~38頁；孟令法：《佘族圖騰星宿

考——關于盤瓠形象傳統認識的原型批評》，溫州大學 碩士學位論文，2013

年，第57~1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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縹緲與神聖，帶有一種濃厚的獵奇與色情的成分。

五、結語

筆記小說這種文學形式在古代中國文學中有著悠久的歷史，清代筆

記小說可謂中國古代筆記小說中的集大成者，不僅繼承了古代筆記小說

的基本模式，並糅合了時代特點，具有鮮明的通俗性、文學性與寫實

性。清代筆記小說不僅數量多，而且其所表現得內容更是異彩紛呈，勾

勒出一幅廣袤的時代畫卷。

清代筆記小說中所見的動物形象具有鮮明的繼承性與開拓性，是整

合歷史學、民俗學與文學研究的重要題材，值得進一步的挖掘與探討。

清代筆記小說中的犬形象在其所刻畫的各類動物形象中意義尤為突出，

不僅數量多，且犬形象的寓意也更複雜多元。概而言之，清代筆記小說

中所見的犬形象可分為靈異、忠烈與淫邪三大類。從某種意義上說，這

種犬形象既是對中國古代犬原型的文學昇華，同時也是人類情感與欲望

的反向投射。清代筆記小說中所刻畫的犬形象因其靈異與淫邪等特點，

往往成為滿足人們獵奇心理的產物。但需要指出的是，清代筆記小說中

的這種犬形象更主要的是作為時人的參照物與擬化物而設計的，雖是說

犬，但處處畫人。而此時期犬形象中的靈異、忠烈與淫邪不僅是對人類

集體無意識的一種繼承，更是對夾雜著封建禮教與傳統男權中心思想的

“人形獸”的一種具體化。



106  韓中言語文化硏究 第51輯
ㆍ

參考文獻

[清]慶蘭撰：《螢窗異草》，申報館本影印本。

[明]謝肇淛著；沈世榮點校：《文海披沙》，上海：大達圖書供應社，

1935年。

[清]蒲松齡著；張友鶴校注：《聊齋志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

[晉]幹寶撰；王紹楹校注：《搜神記》，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清]錢泳撰；張偉點校：《履園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金寶忱：《從犬氏族看狗圖騰與北方狩獵民族的關係》，《黑龍江民族

叢刊》，1988年，第2期。

楊錫春著：《滿族風俗考》，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韓伯泉：《佘族家世神話盤瓠“龍麒”與“白犬”考釋》，《廣東民族學院

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3期。

吳曦雲：《苗族的圖騰和盤瓠》，《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1991年，第3期。

[汉]司馬遷撰：《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吳曉東：《盤瓠神話：楚與盧戎的一場戰爭》，《民族文學研究》，

2000年，第4期。

[清]朱翊清著：《埋憂集》，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

[清]樂鈞撰；辛照校點：《耳食錄》，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

[清]沈起鳳著；陳果標點：《諧鐸·卷六·識字犬》，重慶：重慶出版

社，2005年。

王丹：《從宋人筆記小說探看宋代城市喪葬文化的若干新取向》，《語

文學刊》，2006年，第21期。

[東晉]陶潛撰；李劍國輯校：《搜神后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靈異·忠烈·情色：清代筆記小說中的犬形象 107

馬昌儀校注：《古本山海經圖說》，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

[加]斯坦利·科倫著；江天帆譯：《狗故事：人類歷史上的狗爪印》，北

京：三聯書店，2007年。

陳鵬程：《犬在先秦社會生活中的功用與中國古代文學中的犬意象》，

《焦作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

王利鎖：《論六朝志怪中的異犬狗怪描寫》，《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

學版）》，2008年，第5期。

曾道榮：《動物敘事：從文化尋根到文化重建》，《文學評論》，2009

年，第5期。

劉建男、劉慶國、劉建偉：《中日文獻中的犬形象》，《長春理工大學

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

張兵：《論魏晉筆記小說中的審美文化》，山東師範大學 碩士學位論

文，2011年。

陳潔：《湘西苗族民間敘事中的盤瓠形象研究》，吉首大學 碩士學位

論文，2012年。

嶽文婷：《秦禮制文化研究》，陝西師範大學 碩士學位論文，2012

年。

孟令法：《佘族圖騰星宿考——關于盤瓠形象傳統認識的原型批評》，

溫州大學 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

王軍明：《豔情小說流行現象透視與清代小說序跋》，《明清小說研

究》，2014年，第1期。

閆德亮：《秦人的發展及其神話的演變考論》，《東嶽論叢》，2015

年，第9期。

曹海珍：《順治、康熙年間軼事小說研究》，華東師範大學 碩士學位

論文，2016年。

王文君：《<閱微草堂筆記>與六朝筆記小說比較研究》，山東師範大



108  韓中言語文化硏究 第51輯
ㆍ

學 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

何莉莉：《唐宋動物靈異觀念研究》，河北大學 碩士學位論文，2017

年。

李娟紅：《筆記小說中的家國意識》，《南都學壇》，2017年，第3

期。

王燕平：《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動物名物詞研究》，四川師範大學 碩

士學位論文，2017年。

元偉：《犬奸故事的源流及其意義》，《蒲松齡研究》，2017年，第3

期。

張園園：《明清“欲望敘事”的文化心理透視》，《河北科技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

熊焱：《靈異與道德——論<拾遺記>中動物之倫理意涵》，《懷化學

院學報》，2018年，第1期。

薛繁洪：《筆記小說在歷史研究中的史料價值與應用——以<世說新

語>為例》，《文化學刊》，2018年，第9期。

解陸陸：《家族記憶、文化空間與地方信仰——魯應龍<閑窗括異志>

中的宋末嘉興書寫》，《北京社會科學》，2018年，第4期。

嶽瑩：《論明清世說體筆記小說中士人道德觀對魏晉的繼承》，《昭通

學院學報》，2018年，第4期。

趙尋：《<詩經>在宋元筆記中的呈現——以歷代筆記小說大觀本為

例》，《淮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8年，第5期。



靈異·忠烈·情色：清代筆記小說中的犬形象 109

Abstract

Supernatural, Loyal and Erotic: The Images of 

Dog in Qing Dynasty's Note Novels

Fu Bo

Dog plays a very special role in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It 

appears in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as an supernatural, loyal 

and brave image. The Qing Dynasty's note novel is 

exuberant, involving many aspects. The dog image embodied 

in it is not only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but also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The dog 

images in the Qing Dynasty's note novel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he supernatural dog, the loyal dog and the 

erotic dog. These diverse dog images are the results of the 

penetration of androcentric consciousness, the inheritance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tradition, the utilitarian value consideration, 

and the objectification of women.

Key words : Qing Dynasty's note novels, Dog images, Supernatural,  

   Loyal; Ero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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